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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打工近20年的老郝碰到了新情况

一一年年也也就就77个个月月有有活活干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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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运成一家人围在餐桌前吃着热腾腾的年夜饭。

本报记者 化玉军

我老家是威海的一个小乡村。村里除了六七十
岁长守在家的老年人，青壮年男子中，不少在外干建
筑。单是我家，就有一个叔叔和两个堂哥在干建筑。

叔叔和堂哥玉金主要是干支脚手架的活，这属木工
的门类。“原来日工都二百七八十块一天，去年才二百二
左右，到发工资了包工头再给降一点。”堂哥玉金说，现
在由于活少人多，工资与往年相比，也有所减少。

他说，钱少点倒也无所谓，最怕的就是欠薪。在
劳务市场，一般都是干一天结算一天的钱，并没有什
么后顾之忧，但跟着包工头干，就经常有这样的困扰。

“有的包工头在开工前说得很好，一个月或两个月一给
钱，真正开工干了，工资一直拖着，就平时每个月给几
百块钱的零花钱，有时等到全部完工了还不发工资。”
堂哥玉果说，至今，他前年干的活，还有1 . 6万元工资被
包工头拖着。

由于他们经常不签合同，手里又没有欠条，有时被
拖欠了工资也只能忍着，唯一的办法就是多跑几趟腿去
催。我问如果要不回来怎么办？得到的回应只是一声叹
息，“那也没办法。”而当我追问他们为何不签合同时，他
们回答说，大家都没有签的，自己挑头主动签，太异类，
不合适，有的包工头还是熟人，就更不好意思提了。

“挑头签合同，感觉很异类”

半半年年工工资资没没发发，，过过年年都都没没心心情情
煤矿赔钱运转，周边餐馆生意都受到了影响

本报记者 陈新

我的老家山东新泰新汶是煤矿
区，一直以来矿上的工人被认为是
比较富裕的，过年也格外热闹有场
面。自从煤炭价格下跌，行业持续
不景气，新汶煤矿赔钱运转，矿工
的工资也发不下来，今年仅发了六
个月工资，过年的光景也注定不如
以前。

放假回到新汶，看到大街上冷
冷清清的，一股萧条的气氛。一位矿
上工人说，由于这两年矿上形势不
好，也牵连了周边经济，一些超市、
小饭店都关门了。“这条街上原来有
六家早餐店，现在就剩下了一家。”
这名矿工说。一家饭店的老板介绍，
以前过年前半个月就有人上门预订
年夜饭，现在到了年根，来订餐的人
寥寥无几。“矿上工人工资都发不下

来，我们干买卖的生意也不好做。”
饭店老板说。

表姐夫是矿上的工人，他说，自
己今年一共发了六个月的工资，一
个月才1400多元。“现在矿上开工
就赔钱，挖出来的炭全是赔钱贱
卖。矿上工人都没活干，大多数只
上半天班。”表姐夫说。以前表姐
家每逢过年都张灯结彩的，今年
却什么都没准备。表姐说：“你姐

夫不发工资，这个年我们也没心情
过了，孩子马上要上大学，家里老人
还需要照顾，这些钱哪里够用，我们
得省着点花。”

比起在矿上上班的正式工人，
那些在煤矿打工的临时工更拿不到
钱。一位煤矿临时工告诉我，他在矿
上干了半年，一共拿到两个月的工
资，剩下的包工头说先欠着，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拿到。

我的老家，是德州乐陵
朱集镇一个不足千人的小
村庄。与其他邻村唯一的不
同就是，这里同时是镇政府
驻地。2月6日，临近傍晚,小
村（也是镇上）最繁华的街
道上,大多数商户已经在为
打烊做准备了。这一天是农
历腊月二十八,按照老家的
风俗,该是外出的游子平安
返家的日子。晚上7时许，村
子里外出务工的郝运成经
历三个多小时的跋涉，终于
从二百公里外的天津塘沽
赶回老家，与家人团聚，欢
度春节。

“再累也要撑下去”

在老家，外出务工是村民们最主
要的经济来源。整个小村庄不足千
人，有四成以上的人长年在外务工，
留守在家的多为妇女、老人和孩子。
46岁的郝运成是一名已有近二十年
工龄的务工者，从最初到天津蹲桥头
等活的普通瓦工，到现如今带领70
多名家乡务工人员承包工程的包工
头，这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最初在塘沽打工是需要暂住证
和务工证的，曾因为没有‘两证’多次
被抓过，现在这种担忧不会再有了。”
十多年前，郝运成从老家北上天津投
奔老乡，开始淘金之旅。最初，他像大
多数进城务工人员一样，在当地的劳
务市场蹲活。每天早上4:30—5:00准
时抵达劳务市场，只要有“老板”模样
的人靠近市场招人，就主动“推销”自
己。“好的时候一天挨一天有活干，孬
的时候七八天都没活干。”郝运成说，

他蹲了七天才蹲来第一单生意。按照
行业规定，干活是有钟点的，一般顺
利接活后5:30-6:00准时到工地，中
午2小时休息时间，下午一直干到18:
00。为了给雇主留一个好印象，他常
常是加班加点赶工期，除了短短20
分钟的吃饭时间外，几乎没有休息时
间。

为了能在天津站稳脚跟，他不惜
多做一些工作，别人觉得苦累不愿意
干的活，他也揽下来干，就是为了能
够留下来。“收入还可以，累也要撑下
去啊！”郝运成感叹地说。

除了春节，几乎不回家

包括国庆、元旦这样的假期在
内，郝运成几乎天天在工地上辛苦劳
作。“我们的工作性质就是这样，就想
着早点把活干完。”郝运成笑着说，他
们盼着早点把活干完回家歇歇，可每
次都是这里干完了又要到其他工地
上继续干。

“干了一年活，最难的就是讨工
钱，每年都得讨到年根儿才能回家。”
郝运成说，承包工程的生意时好时
坏，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挣了一些
钱，也赔了一些钱。”在刚刚过去的
2015年，他就被骗了近万元工程款，
还有近四万元工程款至今未讨回。

郝运成说，最初自己单打独斗，
活难找，但工资都是日结；现在反而
是活好找，钱难要。“咱自己倒是无所
谓，下面还有十几口子人等着拿钱回
家过年呢，再难也得讨钱，不能拖欠
大家。”从临近年关一个多月前，郝运
成就开始四处找雇主讨工资，电话打
了无数遍、工地跑了几十次，八万多
的欠款终于追回了四万多，剩余的近
四万元欠款郝运成承诺工友年后继
续追讨。“去年工资较往年涨了，就我
而言，平均一个月能拿到4500-5000
元。除了工资难要外，受经济形势的
影响，去年活也少了。往年一年9个
月有活干，去年也就7个月有活干。”
郝运成对此颇有感慨。

文/片 本报记者 李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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